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从本期起开设
《城市表情》摄影专栏，欢迎广大摄影家
和摄影爱好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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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强
《闪光少女》算是中国青春片里的一股清

流，影片中加入了二次元和B站等元素，更为
切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给了年轻观众以亲切
感。在影片中，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西洋乐曲，
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而学习民乐被称之
为土里土气，应该被放进博物馆，甚至被嘲笑
以后可以去街头拉二胡乞讨；西洋乐拥有绝对
充足的训练场所和演出机会，而民乐面临着被
学校区别对待和停止招生的境地……

影片中，学习扬琴的陈惊鼓足勇气向仰慕
的学长介绍自己时，换来的却是自明代传入中
国，与钢琴同宗的扬琴是否是乐器的质疑。最
终，民乐专业的同学通过自身的努力，充分证
明了自己，消除了他人的歧视。

民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和经济
大潮之下该何去何从？这是许多人思考与讨论
的问题。《闪光少女》中，渐渐被世人淡忘嫌

弃的民族乐器，借助B站二次元的古风歌曲重
焕新生，一曲《陌上春草》不知道醉了多少人
心。影片末尾，在拥有现代酷炫科技的专业音
乐表演舞台之上，编钟、扬琴、大唐鼓等得以
一一展示。传统文化正应该在不断变革与时代
融合之中，重焕生机与活力。

大学期间，每年年末和毕业季都会在学校
专业的音乐厅聆听艺术学院音乐专业同学带来
的民族乐演出，如今出了校门，也希望能有更
多的机会能聆听民乐的声音。

聆听民乐声

陈星聚看到母亲陷入如此的悲伤之中，就又
悄悄地跪下了。

老太太抚着陈星聚的头继续说道：“你这一
去就是八年。这八年，你知道娘是多么想儿
吗？”见儿子不语，她又指着门口道：“你知道她
们娘儿几个是怎么过的吗？”

陈星聚已经泣不成声了：“娘啊，您别说
了，儿什么都知道，孩儿……”

老太太仰起了头，强忍着不让泪水涌出接着
道：“不管怎么说，娘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咱一
家也团圆了，娘高兴啊！娘想着这下好了，我死
的时候我的儿子们都能给我送行了，娘有福啊！
可是……”

陈星聚实在是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娘！
我……”

老太太却在此时显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她
轻轻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娘是真的舍不得儿
再离娘而去呀！可是，老辈人说，不会评理就打
个颠倒，翻过来想想，咱大清的地总得有人去守
着不是？咱要是不去就得换别人去，娘的儿是
儿，别人的儿也是儿呀！娘不想看着咱的地儿没
人守，到了被那些洋鬼子夺走！儿是吃皇家俸禄
的人，就得为朝廷出力，不要挂扯娘，去吧，把
咱的地守好！”

听到此处，饶是沈思进这般饱学之士，也如
醍醐灌顶，他被这个乡下老太太折服了，情不自
禁躬身就是一礼：“老太太深明大义，晚生一定
禀告朝廷，请求圣上旌表！”

老太太看也不看面前的知县大人，就朗声对
外面喊道：“琢之他娘，你也进来吧！”

张氏闻声拉着两个儿子应声进来：“娘，您
老人家就放心吧！他走了，家里还有媳妇、孙儿
和两位叔叔伺候您老人家！”

老太太却道：“不！你去收拾一下，恁娘儿
几个准备和星聚一起走吧！”

陈星聚一凛：“娘？这怎么行？儿不能堂前
行孝，她们得在家替儿行孝！”

“不行，你们都走！”老太太的口气不容商
量。

陈星聚惊呼：“娘！”然而，他看到此时的老
太太却如老僧入定般把眼闭上了，任是谁喊，只
是不理。

陈星聚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回头求救般看着
旁边的两个弟弟。

星文星珠会意，忙来到老太太面前，二人对
视了一下，正要开口说话，突然，只见一个人影
从他们的后边挤了进来，朝着老太太扑通跪倒：

“奶奶，我父皇命在身，孙儿已经大了，愿在家
代父行孝！”

陈星聚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大儿子琢
之。

本来是在紫云书院读书以备参加来年乡试的
琢之，是因为父亲回家才向书院告假回来和父亲
团圆的。他已在家多日，拉下了不少的功课。原
想给老太太过了寿就返回书院的，没想到这个时
候家里来了不速之客，他在门外已经明白了事情
的原委，更明白自己的父亲现在遇到了忠孝难以
两全的抉择。作为人子，作为一个秀才，他明
白，现在是需要他来承担的时候了。因此，他才
挺身而出。

沈思进和京官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他们不
禁为之动容，相对面现赞叹之色。

陈星聚慢慢来到琢之身边把他拉起，然后正
色道：“琢儿，你可要想好了，为父不在身边，
以后侍奉奶奶……”

琢之躬身道：“父亲，您去为国效力，孩儿
理应替父分忧！”

“我也替父亲分忧！”佑之不知什么时候也
来到了哥哥身边朗声说道。

陈星聚的眼睛再次湿润了，他慈爱地把两个
儿子拥入怀中回头道：“娘，您看，孩子们长大
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儿就把他给您老人家放在
家吧。”不待老太太说话，他又低头对琢之说：

“孩子，告诉奶奶，你是咱陈家长门长孙，你可
以替父亲顶门立户！”

佑之抢上一步道：“我也可以！”
陈星聚一把把他拉到身后道：“娘，就让他

们留在您的身边吧，这样孩儿我……”
“孩子们哪，你们怎么不明白我的心哪！”

老太太摇手止住儿子，并站起来抚摸着两个孙子

仰天叹道：“恁也不想想，星聚多大岁数了，去
的又是什么地方？他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没人
照顾中吗？再说了，他要是不带家眷，那里的老
百姓谁信他是准备在那里扎长桩干的？不扎长桩
的官能在那里干好吗？那里的老百姓能信一个长
着翅膀的官吗？”

众人这才明白老太太真正的心里所想，看着
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想的竟然不是自己和儿
子的依依惜别，而是为儿子即将去守护的土地上
如何守土有责，在未来的任上如何取信于民，众
人在心底钦敬的同时，不知再说些什么了。

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的星文、星珠也许并不
明白娘话里的深意，但他们从小就养成了一切以
娘的话为准的意识。看到没人说话，星文就来到
陈星聚的面前劝道：“大哥，既然娘这样想了，
你就把大嫂他们带走吧，家里有我和老三，你就
放心吧！”

星珠更是实在：“是呀大哥，不管你什么时
候回来，这里都是你的家！”

陈星聚一下子激动了，他哽咽着说不出话
来，只是一把把两个弟弟揽在怀里抽泣起来。

“都别哭，娘不想看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子！
听着，娘该说正话了！”老太太发话了。

陈星聚和两个弟弟闻言急忙正色躬立。
老太太正色道：“恁弟兄们听好了：咱这个

家自从恁爹死后本来该是老大当家，可星聚出去
做了官，这个家就是他弟兄两个在操持。你不在
家，因为你练勇散尽了家财，他们弟兄为重振这
个家吃了多少苦娘知道。现在，眼看你就要走
了，常言说得好，树大发杈，儿大分家，趁娘还
在，现在娘就当县太爷的面把这个家给你们分
分，也好让县太爷做个见证！”

陈星聚和两个弟弟闻言扑通跪倒：“娘！”
沈思进也吃了一惊：“老太太？”
老太太继续道：“陈家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这个家的一切一分为二，全归星文星珠所有！”

星文、星珠同时大惊：“娘！不能呀！”
“住口！”老太太喝住了他们，回头又道：“星

聚呀，不要说娘狠心，娘给你留的有一份呢！”
陈星聚早已声泪俱下：“娘！儿什么都不

要！”
“不，你给我听好了，你的心思我明白，一

是琢儿从小在我身边长大，怕我离不开这个孙
子；二是马上就要乡试了，不能耽误了他的前程
是吗？好，娘答应你，你带他们娘儿几个走，让
我这个好孙儿留下陪我，可是咱说好了，等到我
百年之后，不管你在哪里，琢儿立即就去找你，
叫他和你一块去守咱那块最远的地啊！只要守住
咱的地，你再回这个家的时候，恁爹和娘的脚头
还给你留下三尺容身之地，明白娘的意思吗？”
老太太一口气把话说完，竟然是大气不喘。

陈星聚强忍着没哭出声来：“娘，儿明白，
娘的意思是……”

“明白就好，古语说得好，处处青山留忠
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记住，你要去的台湾也是
咱的家，你替娘看好咱那块地，就算是尽孝了。
但是，娘也把丑话说到前头，你看的那块地要是
有一寸被外人夺走，爹娘脚头连三尺容身之地也
没有你的！”老太太把话说完就赶紧背过了身
去，看得出来，她已经背身而泣了。

陈氏弟兄朝着他们的母亲跪下了：“娘！”
客厅外，所有的人都是掩面而泣。此时，天

上的明月正好照在当头，在院里洒落一地清辉。
不知何时，陈家满门都在客厅里聚齐了。

此时的陈星聚已经恢复了常态。母亲的深明
大义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倒是儿子自动提出来愿
留在家中代自己向母亲行孝让他有些意外。再
想，其实也不意外，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虽然
自己并不常守在他们身边，但在母亲身边耳濡目
染，儿子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也正是自己的希望所
在，想到这里，他也就释然了。当全家人在母亲
的招呼下依次进屋的同时，他看到了门外闪进的
月光，忽然想起，明天就是娘的八十大寿，他的
心里咯噔了一下，难道就不能为母亲过了寿再走
吗？他的心里犹豫了起来。然而，当他抬起头和
母亲对视的一瞬，他看到母亲的脸上呈现的是一
种大义凛然的坚毅。他忽然有了定见，回身向沈
思进施礼道：“县台，圣上召见，下官自不敢违
旨，只是明日就是我母八十大寿，本想过了母亲
寿辰再走，但是我母深明大义，催我连夜启程，
为人臣子，不遵圣上旨意为不忠，不遵母命则为
不孝，既然如此，下官就即刻动身，但是，此刻
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大人俯允。”

沈思进早已为陈家人的深明大义所感，见陈
星聚相求，急忙还礼道：“陈大人请吩咐。”

“烦请县台为我赞礼，我要为母亲拜寿！”
陈星聚朗声道。

沈思进一愣，当即应道：“啊，下官随喜！”
然后挺身高叫：“准备寿堂！”

院子里熙熙攘攘，阖府老少进进出出，陈旺
指挥着家人出入于客厅，从外面可见里边透出红
光，可以想见里边已经是红烛高燃了。

已经知道消息的陈福拉着海妹子急急来到客
厅门口，由于跑得太急，海妹子的脚步有些趔
趄，她对着陈福娇叫道：“慢点，你慢点嘛！”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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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槟其人

谢槟，字公翼，自谓洄浀人，《重修龙堂
堤碑记》 有“谢氏昆季则世居邓襄寨”的记
载。谢氏为耕读之家。谢槟为其二叔父写的

《仲父确如公墓碑铭》记：“先生讳曾教，字仲
鲁，号确如，赠奉政大夫玉斋公之公子也。大
夫生八子，长讳颜教，赐进士第。季讳思教，
举孝廉。余皆诸弟子员。先生其仲也。其先居
郾之洄浀，家世耕读，至先生五世矣。教子侄
曰：天道无私，待君子严于小人，无他，于君
子望之厚，而于小人盈其罚也，其言多切至
云。”（乾隆十九年本卷之八艺文中三页） 槟之
父“谢颜教，字伯愚，号卓如。生颖悟，十岁
能文，尝曲全族人。父子延其嗣，助人婚丧，
设粥赈饿者，或贷之，数焚其券。有长者称。
登神宗丙辰进士，除刑部主事，多所平反，为
狱囚制衣。刑部尚书李誌深嘉叹之”。

谢颜教于明万历二十八年 （1600年） 中庚
子科举人，四十四年 （1616 年） 丙辰科进士，
官及刑部主事。槟之叔谢思教，中万历三十七
年 （1609 年） 乙酉科举人。槟为颜教第三子。
谢槟的家境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
文化教育和熏陶，培养了喜读诗书的良好习惯
和惠及乡里的优秀品质。槟少小入塾，聪慧勤
奋，为庠学之佼佼者，中清顺治八年 （1651
年） 辛卯科举人，为文善叙事，简径明畅，著
述甚富。郾城之景文多由其撰写。以优秀庠生

参与修撰明崇祯本 《郾城县志》，写 《颂平叶
舞寇三绝》。诗中有“春风无处不歌声，尽道
桅樯落郊营。扫却荊秦闻鸡犬，隐滨依旧是花
城”的颂景诗。清顺治十年修 《郾城县志》，
以取得举人功名的谢槟为首，新写郾城“八景
新题”，每一景均四字题，以诗记之，均为七
言绝句，多有题下说明。其中以“溵水风帆”
诗最具艺术成就。

八景新题之《溵水风帆》

溵水，即沙河。风帆，河中的船舶上迎风
张开的白帆。该诗题意为沙河上随风摇曳的片
片白帆。“八景新题”诗均为七言绝句。诗
曰：“城头煙色映春山，城底清流复几湾。何
处客舟楼外过，东风吹送一帆闲。”城头两
字，直点景观地点。这里的城即是沙河北岸的
郾城古城。郾城古城原在沙河南岸的今古城
村，唐朝开元九年 （公元7年） 因沙澧河发大
水，地处夹河套的县治城垣被洪水淹没，县城
迁到沙河北岸紧邻沙河重建。此城原是土城，
周围共九里十三步。明朝崇祯十一年知县李振
声改造为砖城，底用铺根石磙，磙上用七进砖
砌二十五层，然后再用六进砖、五进砖、四进
砖、三进砖垒之上垛口，共高三丈五尺。有城
角楼四座，敌楼十二座，五处城门。东门为通
汝门，大南门为带隐门，小南门为永安门，西
门为揖嵩门，北门为古郾门。郾城县城是当时
豫中一带最为壮观坚固的城池。城头，这里指
大南门，即带隐门城楼。煙色，聚集的气体，

《文选》 载南朝宋延年“北使洛诗”有“宫陛
多巢穴，城阙生云煙”的句子。煙色即煙景的
意思，有春天的美景含义。映，作照耀、反映
讲。春山，顾名思义，是春天的山。这里有一
个问题，就是郾城一带并没有山，谢槟写山是
不是无中生有，是不是凭想象而写，是不是顺
音而为之，而由此推断该诗为败笔之作呢？

我想问题不可能这么简单。像谢槟这样具
有深厚文学功力的人一定是言出有据。那么，
这里的山究竟是虚构还是真有所指，让我们从
生活和文献两个方面作一考察。从生活方面观
察，郾城境内确实没有名山大川，但若站在郾
城城楼向南远望，在晴朗的阳光之下，确能看
到百里之外的南山，特别是雨后初晴，层峦叠
嶂便清晰可现。笔者孩提时代雨后望山的情景
记忆犹新，只是这些年空气污染，尘埃弥漫所
致，此景便不见踪影。从文献中考查，郾城还
真有座“山”。崇祯十年本 《郾城县志卷一山
川》 目下记：“龙凤山，振声修志时登宅后一
小山顶，高二丈，东西纵五丈，南北横长四
丈，开一窝，岗应宿岭势更雄秀。闻旧志不
载，询之耆老，答曰相传名为龙凤山，立县
志后，初时取两岗土修筑而成，钟秀可爱，
且绘入图内。”卷前插页县治图标明“龙凤
山”。此诗破题之句便引人入胜。写作者站在
城楼之上，云烟缭绕，春意盎然，举目向南
远眺，山峦起伏，回首往北近望，龙凤盘
踞，抒发作者愉悦的心境和惬意的情怀。再
俯视下看，便是城底的“清流復几湾”了。
清流，指沙河，喻其清澈见底，碧水荡漾。
復，有还、返之意。大沙河蜿蜒从容，此弯
彼曲，绕古城而眷恋，显悠然而自得，赋予
了自然的人性化。在此美轮美奂、城水相映
的环境下，静静的河面上则有一片船帆飘
来，从城楼前摇橹而去。定睛一看，乃一客
船也。原是远方客人羡慕这里的风景，乘舟
赏玩，陶醉于城水相宜之中。“东风吹送一帆
闲”。东风即春风。闲，安静、悠闲之意。游
客的帆船在春风的缓缓吹送下悠然自得，眷
恋而去，表现出人、舟、城、河的和谐统
一。此诗颇俱唐朝大诗人王维的风格，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城帆相映，山水宜人，写出了

一幅清新浑厚的风景画。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
说明。一是“溵水风帆”这一景观的位置。从
诗文中明确指出的“城头”、“城底”、“春山”
来看，此景应在大南门和小南门之外的河面
上。二是注释谢槟应为清人。固然谢槟生学于
明，但他成名于清，是在清顺治年才取得科举
功名的，且写溵水风帆诗时在清顺治年间。故
应注作清人为妥。三是署作者姓名问题。作者
姓谢名槟，字公翼。写溵水风帆诗自署名谢
槟。在其后的乾隆十年本、乾隆十九年本两部

《郾城县志》 收录此诗时，均署名谢槟，只是
民国二十一年《郾城县记》收该诗则以其字公
翼署名，固然不为错，但以习惯方法，还是署
谢槟为宜，如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等诗
以署名而不署字为多，可参考之。

孙厉嘉等的《溵水风帆》

自从谢槟写出 《溵水风帆》 以后，历代
文人雅士都被该诗所感染，沉醉于 《溵水风
帆》 的意境之中，不断续写诗文，赋咏这一
著名景观。如：力棣园 《溵水》：烟光隐显水
涯东，片片飞帆度晓风。绕郭清波溪漾锦，
迎流楼舫客推蓬。旌旗仿佛巡长岸，橹舵停
凝达远空。一刻神行均破浪，须臾但见影迷
蒙。荊其惇 《溵水风帆》：烽传燕楚骑如萦，
驿路空飞野雾横。何处棹歌迎客意，隐亭争
起玩鸥情。冯兆京 《和隐阳八景诗溵水风
帆》：游丝难向碧空萦，一往孤帆意自横。借
问三洲离几许，如何不与涤凡情。杨吉履

《溵水风帆》：河流曲曲绕城头，疑乃声随一
叶浮。回溯中流谁作砥，几行鳧鷖稳沙洲。

《溵水风帆》：曲曲长河荡客舟，清帆远影入
清流。夕阳风送渔歌起，积断棹声散晚愁。
谢佩 《溵水风帆》：雉堞参差映远山，俯临城
下面河湾。一声雁度还留影，舟后孤云已自
闲。《溵水风帆》：烟光隐显水涯东，片片飞
帆度晓风。绕郭清波溪漾锦，迎流楼舫客推
篷。旌旗彷佛巡长岸，橹舵停凝达远空。一
刻神行均破浪，须臾但见影迷濛。

（注：文中“ ”字为生僻字，故暂以
“溵”字代替。）

谢槟和他的“溵水风帆”
■邢俊霞
初冬于我，别有意义，我于初冬，则有

纠缠不清的丝丝缕缕。我十月出生，十月参
加工作，十月结婚，十月生女，所有的人生
大事都与十月有关。

初冬于我犹如恋人，让我情感飞扬，欢
喜不已。与夏之酷热、冬之凛冽相比，初冬
则刚刚好。它不像夏天，让人单衣薄衫，袒
胸露背；它也不像隆冬，里三层，外三层，
层层包裹，将自己裹成“棕子”，走起路来脚
底打滑、行政迟缓，犹如迟暮的老者让人心
生不爽。而初冬则刚好，轻柔的羊绒毛衣熨
熨帖帖地穿在身上，搭配紧身的打底长裤，
外加一套时尚的风衣，那种飘逸的风姿走出
去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于我而言，这种心
情是藏在心底，随时勃发的小满足、小幸
福。它就像我出门时带上的那扇门，锁住
的、保护的、温暖的，是我自己的生活。

初冬来的路上是浪漫的。它是赏着转红
的枫叶来的，是触摸过枝头累累硕果的。初
冬莞尔一笑，我便会感到柔柔的细风从脸颊
上拂过，象恋人温柔的手给我抚慰，彼此相
欢成趣。

有人说初冬是捧着雪、牵着冰来的，会
使苍茫大地变得一片萧条。而我想，有你真
好，我的生日正是你刚到的时候。也许，我
出生的那天睁开的第一眼，与我对视的就是
你。想起你，我心里不由的泛起暖意，心里
有了温度便有了彼此唯一的季节。

红尘有路，我无数次从街巷走过，却没
留意是哪天跨过初冬这个季节的门槛。只知
道老天一变脸，你便用落叶点缀素雅的衣
裳，用零落成泥香如故的落花，酽酽的、暖
暖的微熏我们的家园。而依恋枝头的黄叶和
着风声摇头晃脑吟颂着关于你的诗句，偶尔
几只不畏寒冷的小鸟扑棱棱腾空而起，不经
意间惊醒了你的美梦。

推开窗，与初冬四目相对，顿时心起波
澜。初冬既是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
日。想起母亲十月怀胎养儿的不易，就会心
生不忍，也会有阵阵暖意在心底涌动、蔓
延，也会生出无限的责任和担当，努力工
作，好好生活，让母亲在浓浓的亲情中尽享
现世之安稳、岁月之静好。此刻，人生中仍
有无数美好的相遇，让我在初冬的微阳轻暖
中深情的想起。

轻敲键盘，书写着关于你的字句，那是
一种心动如初见的情愫在萌动，想你脚踏香
泥，与跳舞的落叶结伴，步履不疾不徐，于
轻歌曼舞中款款而来，想必最美的场景也不
过如此吧！窗外，风声呢喃，我屏住呼吸，
感受你的思绪时而低沉时而高亢，而我是你
最好的倾听者。

我为初冬落笔成文，浪漫似火，就如同
揣着似火的热情，来纪念我们一起走过的光
阴，见证我们一起遇过的美好。冬日暖阳之
下，我会把你藏进我的美文里，用舒缓的笔
调写尽相思与缠绵。就如同唐朝的薛涛，视
牡丹为恋人，将牡丹藏进诗里，把去年以来
对牡丹的相思之情和今岁与牡丹重逢的喜悦
之情跃然于纸上。

初冬安好。即使季节流转，你从我身边
离开，我也相信，你是为赴下一个轮回的约
会。我会期待，在期待中宁静度日，静守流
年里简约的幸福，就像我曾经看过一本书的
书名那样：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过成良
辰，一生如此。

初 冬

老夫老妻 马建军 摄

氵隐


